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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学们好，新闻界的朋友们好，红十字会的各位朋友和领导——我都不能称你们为领导，我们应该是心灵上的朋友——心灵的朋友们和所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大家好。其实说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人，站在这个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毕业，1971年在北京的一所小学上学，一年级就被人给抓去练武术了。一练就没机会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人们标榜的是什么造反啊，革命啊，认为读书没用嘛。我只能够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人生的经历，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的话，你就笑一笑。谢谢。

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没有了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武术。 至于我为什么练武术，全世界的记者都问过我无数遍了，我自己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被小学老师介绍给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术的材料，所以就练吧。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反正是去练武术了。第一个目标，去拿冠军。我自认为还蛮刻苦地去练的，所以三年后我拿了全中国的冠军，是少年，11岁的时候。我12岁的时候，比赛开始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上以下。12岁就拿了成年的冠军。那时我站在讲台上只有这么高。(打一手势)

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自己的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后来，我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从11岁开始的五年当中，我有幸地代表中国去全世界访问，比如说去美国啊——在1974年见到尼克松，去非洲、欧洲的很多国家，像伊拉克、叙利亚那些打仗的地方都去过，还有亚洲的一些国家，五大洲都去过。从我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当中，我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真的，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我看到的也是对的，是大人讲的，但是大人没有给我讲的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你想想一个小孩子，11岁，国在那个时候只有北冰洋汽水和一种冰淇淋，但是在美国看到几十种冰淇淋的时候你会心动的，你会有一种想法的。

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了。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那么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因为我已经拿了五年的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被人轰下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了拍电影，这一个电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我回到上海或是北京，许多人都跟我说我从小时候就看你的电影了。我们那个红十字会的会长，好像快有60了吧，今天他一看见我，就说我的小孩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拍电影以后，我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不光是肉体上的。拍完《少林寺》之后，我的腿断了，非常严重。当时我住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经过七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医生跟我说，我们能保证你正常走路，但是不能保证你还能练武术、拍电影。我们可以给你开一个三级残废证，凭这个证你一生可以在工资以外拿到一些附加的因工受伤的保证金。对一个19岁的人来说，差不多全亚洲的人都知道我的功夫很了不起，在我很辉煌的时候，突然面临人生最大的挫折——我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在我人生当中确实蛮大的。

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怀疑，有很多痛苦的感受。比如说我一夜之间成名了，就自以为是，虽然表面上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实际上内心里是蛮得意的。我是一天一块钱的片酬拍的《少林寺》，但是拍完了之后就有人拿着六百万的支票来找我拍电影。六百万啊，在1982年，是多么大的诱惑，实在太美了。我是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能拿。你属于单位，属于国家，你得回来，拿了的话要全部上交。那可不是现在这个年代，所以说大家现在很幸福。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么大的一笔钱不能拿，真的蛮残酷的。以后，我就听领导的话回来拍第二部电影，一天两块钱，第三部电影一天三块钱。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是蛮大的。这个时候，我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在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整个世界，对社会、对领导、对老师……觉得很多东西对我都不公平。在十九岁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对社会非常不满，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因为讲了以后要挨批评的。

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到1990年之后，我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因为我自己做了老板。以前我是打工的，总是向别人要钱啊，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做了老板之后，发现别人怎么总管我要这个要那个的，重复我以前的经历。我开始慢慢地理解，换一种角度看待世界。我经过了每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的阶段，为了名啊，利啊，物质啊奋斗的过程。所以我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以前似乎一直都是站在阴的一面考虑人生——也就是自我中心。我记得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了。那是在香港，我在拍《东方不败》的时候。我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那个时候，有人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么会有问题呢?那当然了，如果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那一定会有问题。你看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男孩子和女孩子有点问题，因为各自的立场不同。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有了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记者问我说，你应该很感谢徐克导演把你培养出来了。我就说我是应该感谢徐克，但是我第一个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个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国家选择了我去练武术。第三个应该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继续请我拍电影。第六个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我跟记者说我想从阴的一面再说一次，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和我爸一开心就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虽然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想来到这个世界的。国家希望有人才，还觉得我是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我的教练也是希望培养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来才培养我的，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导演选一个演员，他不选别人就选我，说明我有那个天分对不对？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所以说原来你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后来我去了香港，又去了美国、欧洲以至于现在，我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事情的看法。不习惯只站在事情的某一个角度，而是喜欢在两边转来转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也希望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想法并不是真理。对面的一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他会跟你说出相反的论调，但他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也不是一条路走到头的。我一直相信人类是圆的，就像无极。无极是一个圆，以后有了天地，叫阴阳，以后有了四象，叫东南西北，四象加上东南角、西南角等就有了八卦，八卦、六十四卦演变成整个人类。那么当我们太自我中心的时候——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就会有很多痛苦。不太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会很快乐。这是我经常在学的事情。

其实，1997年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我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心灵上的需求。我70年代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给母亲买了一个手表，第二次的时候买了个手表给姐姐，然后我努力去赚钱买一个自行车，后来自行车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了，就买一个电视，20寸的彩电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威风的事情，后来又买冰箱、洗衣机，后来又买了房子，这样无限地为家庭做，当然也为我自己争取。当你到了一定的程度，有房子，有汽车，有权力，有欲望之后，你会发现，物质不能完全解决我们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人也一样。我有很多很穷的朋友，也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痛苦。我觉得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不仅仅是物质。我开始觉得这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物质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专心读书，不能专心地照顾家庭，不能专心地做事情。但是跨过那个阶段以后就是本质不变，量在变了。也就是说，有的人一个月一千块钱就很开心了，有的人希望是五万块钱，有的人希望是五十万块钱。这是一个量的区别。给他一千块钱和给他五万块钱没什么区别，钱不能让每个人都开心的。但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想发财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李嘉诚，但是他往前面一看还有一个比尔·盖茨比他还有钱，他就想怎么样才能变成比尔·盖茨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物质不能解决心灵的痛苦。我开始变成一个佛教徒，重新去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质结构是什么，心灵结构是什么，从这当中找到很多快乐。2003年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非常的震撼，那年中国有28万人自杀了。我当时就想，28万人，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爷爷奶奶、父母同学，就是十倍的痛苦，就有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当我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如何用我力所能及的力量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就成了我研究的问题了。我就决定去拍一部电影或做一个演讲，去阐述我42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人们学会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这种精神如果提出来让大家重新探讨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去看社会、看生命，觉得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自我中心比较强烈。如果能提早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得到的，什么是我需要的。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奔驰，但是我有了奔驰以后也挺麻烦的，因为保险、保养都挺麻烦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量的区别，本质上没有区别。比如说做总统，我有的朋友做总统，但是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很多人会说那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我愿意痛苦，我喜欢。我相信。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你也要了解这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要多从几个角度看生命，要看到他们灿烂的背后是什么。你要看到有多少个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的，但是我认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不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里，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任何一个经过两千年时间考验的宗教都是反对自杀的。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但并没有结束心灵的痛苦。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我们先了解心是什么。我们对物质都已经很了解了，每天的广告都是各种物质。但是心是什么？我有一个侄女在你们北大医学部读书，我想从医学的角度去了解一下。我想你把我解剖了之后，把心拿出来它是一个心，还有心肝脾……身体的每一部分它都有一个学术的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里面没有一个是李连杰，也就是找不到我的心在哪儿。究竟是这一块的功能控制我们的思维呢，还是那一块的功能呢？几千年来人们都在探讨究竟是哪一个部位在控制我们的思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哪儿之后你才能把你的心自由出来。自由有很多，什么学习自由啊、宗教自由啊，但是我看到的很多自由当中，心并没有自由地释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心已经变成物质、名和利的奴隶了。因为我总想着我需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就会痛苦，有了之后我还想要更好的东西。别人说我好我开心，别人说我不好我就难受，你是不是活在别人的语言里，你是不是活在记者传媒的笔底下?有人会喜欢我，有人会不喜欢我。他会写我，写我好我就开心，写我不好我就痛苦，这样就还是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心释放出来呢？我觉得人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世界的人追求的目标都是幸福、快乐，这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就是人是生活在人群里面。人群里面就需要有关心，有爱和付出。连简单的动物都知道这种普通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停地宣传暴力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美国的观众。我一直希望能带动这种思想传播开来。其实《霍元甲》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想告诉人们暴力可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可能征服人的肉体，但不能征服人的心灵。只有爱，只有爱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个人类的心。

再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记者问我，今天上午还有很多记者在问，他们说李连杰你以前拍的电影比如说《黄飞鸿》很好，但是你到了美国之后拍的电影很不好。我承认很多热爱我的中国观众并不满意我在美国的作品。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在欧洲和美国，他们喜欢的是我近期的作品。这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对一个问题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答案。那么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呢？到底这个电影是只给中国人看呢，还是给全世界的年轻人看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北京这块土地上长大的中国人，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养育下成长的中国人，要做的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是只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宽大的胸怀去包容不同的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把这个爱的信息传递出去。我真心地希望传播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也希望在你们这一代的时候把这个思维方法带到全世界去。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好，因为它使我们团结在黄皮肤之下，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周边的很多国家就觉得不舒服，突然身边有了个巨人。我们要按照符合我们的国情，符合我们的民族实际的情况把红十字会的精神扩大到全世界，做到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我们中国人。我希望不仅仅是以前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而是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中国人。这才是我们的祖先希望我们后代做到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把我们文化的精华提炼出来扩大到全世界。这个东西光是我一个人做不到的，光是红十字会也做不到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力就能显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修养。

所以，接下来我会继续跟红十字会合作，从50万块钱开始——我要再讲回来，其实出名的是我，出钱的是我太太。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也不能说是默默无闻——站在一个男人的背后。她作为一个母亲，拿出钱来去关心青少年，关心社会，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公众人物形象带动更多的人去关心青少年。我很感激她。

其实，用一个智慧的眼睛去看世界，就像一个身体，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每一个人就像你身体的细胞，这才是全球一体化，人类一体化。因为这个地方感染的时候你不去关心它，它早晚会把病传到你的全身去，所以不如早做，早早站出来关心人类。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民族非常热爱，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我更希望大家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和高度去看待社会。我们的祖先看到他们的后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才是他们会开怀大笑的时候。

我希望跟红十字会长久地合作是因为我去年曾经跟海啸擦身而过，不过没死。但死亡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创立一个基金。我希望从中国开始吧。因为我在香港和美国都做过，但是各国的法律不同，如果要按法律来做的话就要办很多的手续。我希望创立这样一个基金，每个人每月出一块钱，这样大家滴水成海，汇成爱的大海。这个大海要从中国到整个人类。当然这个钱要很有透明度，大部分会交给红十字会作为中国的阳光工程和自然灾害的款项。这是我的愿望。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能够回答的，我一定会很诚恳地回答。



现场答问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爱家的男人是英雄，也曾经为了陪怀孕的妻子而推掉了演出《卧虎藏龙》的机会。那么是不是说在家庭和事业发生冲突的时候您总是会倾向于家庭？家庭对您的生命来说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呢？谢谢。

李：我倾向于爱，这个字。爱有很多种涵义，包括占有、控制。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爱是付出。我付出，我的太太也付出。你不付出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地要让人家付出呢？用北京的话说就是干吗我老付出你不付出呢？因为爱并不是拥有，爱是付出。你不断地考虑别人的感受，对方也不断地考虑你的感受，这样的爱情是比较牢固的。当然爱情一开始是要靠两性的吸引，后来延续下去几十年一直到你死亡的时候，我想更多的是靠彼此的付出。所以，我太太经常地付出，我也经常地付出。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我想您今天也为我们台下的男同学提供了一个好男人的标杆。

李：哎，这个要注意了。有很多女性说，哎呀，李连杰真是好男人，他把他拥有的一切财产都给了他老婆。也有很多男性说，这个混蛋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辈子把钱都给了女人岂不是麻烦了。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真诚，把爱付出去，不要去理会后边的事情。



主持人：网易曾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您和李敖、李宇春和周星驰三人同时来到北大，而观众只能参加一场，那么观众会选择谁。答案是到目前为止您的得票率是最高的。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您是什么看法，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李：第一，我要感谢同学们给我这样的荣誉。第二，我要说的是爱，爱的力量。真的，你不要笑，你知道爱的力量吗？我来这里没想过要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是想把我的人生经历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父亲，或是一个导播，一个奇奇怪怪的人，见过总统，见过几代国家领导人，见过很多皇后，见过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见过黑社会，死里逃生的……经历过几十年坎坷的人生经验的人，站在这里跟大家说，在我四十岁以后，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愿意把我的爱回馈给社会。我个人没有什么可求的，我希望把这种爱付出去。我相信如果同学们喜欢我的话，一定是因为这种爱的力量。我希望这粒种子在北大通过红十字会燃烧，希望将来有一天，20年、50年之后，燃烧到整个人类。



主持人：您打算什么时候和成龙拍电影？

李：这个问题我打算了很多年了。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打算拍，香港的电影公司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在美国的时候，成龙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说，哎，什么时候我们再拍部电影，我们就一起筹划。美国电影公司想拍，但在美国就比香港更复杂了。因为我们两个人背后都有一帮的律师、经纪人、经理人、财会人等等，一系列的人在后头争夺各自的利益，所以又没做成。最近我刚从印度回来，又经历过地震——又是地震又是海啸，还蛮顺利的。在我去印度之前，成龙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时候把这个电影拍完。从商业运作上说很困难。我们都想拍，但是在各自背后有一个圈子，所以很难做到。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有一个慈善事业，如果有一个公益事业，需要我们两个人合作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不会计较。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生活好吗？

李：对我个人来说，在美国的生活某一方面还挺适合我的。因为刚开始走在街上没有多少人认识我，这是我从十九岁以后很难享受到的一个清闲。但是我现在决定回来了，因为现在连这个清闲也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认识我。一开始需要很大的勇气去面对一个新的文化。我在北京长大，后来到了香港工作。香港是一个蛮特殊的城市，受到英国的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那个年代对说普通话的人大家都那样看，现在对说普通话的人都这样看。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在人生中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的。我没法去跟周围的人和环境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每天都超越我自己一点点就行。这个也是《霍元甲》电影的精神。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勇敢地去面对，勇敢地超越自己。我在香港已经做得蛮不错的时候，有自己的电影公司，有自己的工作人员，有一大批台前幕后的人，突然要去美国拍电影，去一个新的地方，对人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有两天的时间我都坐在厕所的马桶上拿着剧本，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电影台词。因为两天以后我要去对戏，像考试一样。而我的单词、听力、表达全都是在学习的初期。还有就是中国人说的面子。我在亚洲大大小小也算个人物，但是在美国不是，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得慢慢地走出来。这真的是很宝贵的人生经历。人生就像是一场戏，怎么知道这是一场戏，怎么去演好这场戏，执著并快乐着。这是我目前的感受。我真的很感谢这段经历。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对所有教导过您、关爱过您的老师说点什么话？

李：就像我刚才讲的经历，我感谢父母亲，虽然我的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我仍然感谢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所起的作用。在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教导我的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伴我成长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中国有句古话，三人行必有我师。就今天来讲，我学佛就有三四十个老师了。我真心地感谢所有的老师。很多老师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全中国很多的武术前辈都教过我，但我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来。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来回报社会，用这个来回报老师们对我的期望。



主持人：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部电影？怎么评价？

李：这个记者也问过。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喜欢说What’s your favour? 就是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什么是你最喜欢的运动，什么是你最喜欢的食物，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体育，什么是你最喜欢的音乐……我每次回答时，美国的记者都要晕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我说你们英文中的人生观是比较，像favour，better这样的。但我的人生观是circle，是一个圆圈，不同的年龄我会喜欢不同的东西。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喜欢雪糕和酸奶，后来我喜欢漂亮女孩，后来我喜欢电影、音乐。因为每一天整个物质结构在改变，我们的年龄在改变，所以我们喜欢的东西在改变。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哪一个是我的favour ，因为我在变，我相信大家也在变。人类世界的物质是不会停止的，人的思维也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的逻辑里面没有favour。只要说我付出了，我努力了，我问心无愧了，不管是在过去，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只要我每天努力超越自己。不管能不能超越，我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就行了。所以说，我不认为奥运冠军是最伟大的。因为后面有很多参与的人，虽然没拿到冠军，但是有勇气走完，也是很伟大的。这是我的概念，也不是说北大最优秀的学生就是最伟大的，其实生命并不是一条路，有很多条路的。



主持人：在一部电影中您饰演的是女主角的保镖，剧中您很严肃。那么在生活中您是很活泼呢还是很严肃、不太爱说话呢？

李：这是女性观众，女同学问的？我其实有点自闭，这个自闭其实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因为太早就出名了，出名以后你就很小心地保护自己，你恐怕说错了，说错了会影响别人。我从11岁代表北京市参加比赛，把整个城市压在你的肩膀上，有很大的责任。后来代表全中国，十亿人，就像我跟一个人说的，你要保护的是十亿人啊，不是一个人，这虽然是大人灌输给我的思维，但是你得背着这个包袱。后来，电影出名以后你的言行就更怕出错。因为我曾经做过建国三十五年来的最优秀运动员、青年突击手、全国青年标兵，什么都做过。因为你有了这些虚名之后——也不是虚名——你就会有很多的压力，你是代表这些名誉去做事情的。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喜欢自己独自看书，喜欢跟好朋友一起开大玩笑，但是一到别人面前，马上自我保护起来，把自己的形象保护起来。直到近几年，因为佛教的关系，我才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社会。因为我再也不是为自己做事了，四十岁以后为太太为家庭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嘛，现在要回馈社会了。那我就有足够的勇气在任何地方出丑，像在这儿出丑一样。你需要什么我回答你什么，我满足你，只要别人开心。因为我不希望有一个立场，有一个立场就会有痛苦。我常常在想五千年的历史里出现了多少个皇帝、科学家、学者、诗人、酒仙……在这一百年里，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就在那一刻出现了一个演员，那个演员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说多好笑。他很渺小的。



主持人：《霍元甲》会是您的最后一部电影吗？网上有消息说《霍元甲》会是您最后一部纯武打的电影，是这样的吗？

李：这部电影表述了我很多的感受，包括我成长的每一阶段的心灵历程。包括最后的提问，武术是什么，为什么练武术，中国武术好还是泰国武术厉害还是西洋拳厉害等等这些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东西，我都在这部电影里回答了。对西方人来讲，从李小龙先生的电影开始，他们就把功夫这两个字放在代表武术的地位上，但是我们中国人知道功夫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你学习用了很多功夫，你炒菜的功夫不错。它并不能完全包括我们的武术。那武术是什么？我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去介绍武术使命。大家的文化一定比我好，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武术的造字上写的是止戈，也就是停止战争。通过这部电影我为我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之后我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武术去说的了，那这部电影就是我最后一部武术电影，但并不代表是最后一部电影。因为通过武术去讲我人生的感受在这部电影里已经说完了。



主持人：您的太太曾经当选为十大最漂亮的影星之一。那么您认为在和您合作过的影星当中谁最漂亮（包括您的太太）？

李：那当然是我的太太，不然我怎么不跟别人结婚呢？漂亮有很多种，有外在的漂亮，有内心的漂亮，这又回到这个主题上了。一个男人最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漂亮，你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女人的理解、爱和她为你的付出。你在为她付出，她也在为你付出，这是我们人类最好的美德，这才是最可爱的地方。就像她今天不愿意出现，不愿意传递任何事情，但是她愿意写一张五十万的支票让我交给红十字会。我很感谢她。



主持人：李先生，您愿意把您的子女送到北大来读书作我们的师弟师妹吗？作为一个父亲，您愿意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您一样作一个中国文化传承的使者吗？

李：我和太太商量过之后决定从美国回来，就是因为觉得孩子光在美国学习

英文的话似乎并不圆满，我们应当再回到中国来，让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起码站出来是一个中国人。

当然，我并不反对西方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太太主内，我很尊重她，所以我们决定两种教育都接受，这样才有胸怀和智慧了解这个世界。北大不北大的我要跟孩子妈妈商量，因为民主社会里要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是我更希望起码有个女儿能做红十字会的义工。我去年已经三次历经死亡，海啸、地震，我去了一次西藏。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进行禅修，五天以后没有了氧气，出现很严重的高山反应，面临死亡的挑战。恰恰好玩的是在去西藏之前我去了海南岛，我朋友邀请我去的，过了一段帝王般的生活。每天有几十道菜，很多的厨师，完了之后我去了西藏。没有水没有电，面也煮不熟，因为没有高压锅，自己又不大懂。男女睡在一起，睡成一个圈圈，接受心灵上和物质上的考验，这是很好的一个体验。因为经历过死亡，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死亡。所以我和太太商量过之后我真心地希望能有一个女儿做红十字会的义工。



主持人：台下有同学问到您最难忘的人生体验，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回答。

李：我还是要讲回来，在人生中有很多冲击，比如说在我十九岁的时候腿断了，这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冲击。后来在80年代我每拍一部戏身体就会断一个地方，冲击也蛮大的，就越拍越害怕。钱就一块两块三块地涨，那腿、胳膊就一部戏断一次。我断过手腕，断过腰肌，颈椎错位，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在那个年代里觉得冲击蛮大的，但是现在看来就不觉得什么难忘了，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我在国内的文化里长大，后来孤单单一个人到了香港闯出一片天下，后来又到了美国，闯出了另一个天下，一个英文的天下，又到欧洲转了一圈，现在又回来了。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勇气，在各种不同的时候都是很大的冲击，我不能说哪个是最大的冲击。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我们台下的同学最希望的，您能不能在现场为我们表演几招？

李：给你们讲一个很真心的话题。人一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谁也躲不了。可能是100岁、150岁，但最终都不免走向死亡。从年轻走到老。我年轻的时候武功真的很不错。但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且我刚刚一直在重复讲我断了那么多次胳膊，断了那么多次腿。四十多岁，要是参加奥运的人早退休了，而我还在拍电影。但是电影科技非常的高，电影可以用科技弥补很多东西，所以还可以造就功夫很高的李连杰出现。不是我不肯表演，如果我的表演能让你真心地开心的话我还是会做下去了。但是，我在记者招待会上一般从来不做表演的，我回答完问题之后再做吧。



主持人：您是学传统武术出身，但是现在传统武术面临失传的危险。那么，请问您认为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在哪里？它的出路应该在哪里？还有就是您会收徒弟吗？

李：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努力去了解人类的起源，武术的起源，武术在每一阶段的演变，从与大自然的斗争演变到古军事，一直演变到今天这样一个过程。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传统武术或者优秀的文化，如果它有利于今天人类的生活发展的话，它自然就会保存下来；如果说人类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它们的时候，包括传统的武术和文化，它自然会被淘汰。这不是你和我想不想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进步必然的需要。如果把文化和武功演变到能对今天人类的心灵和身体的健康都有所帮助的那一步上，那么它会很自然地保留下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淘汰一些传统的东西是必然的，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人类今天已经不需要花五年的时间去修炼铁砂掌。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因为那个时代你上山修炼十年然后下山，就跟你现在大学毕业一样，你可以找到很多工作。很多人需要保镖，很多人需要护院，你可以靠武功去升官，做一个军事将领等等，最差一点也可以去做一个刺客。那个时候练武功就像现在上大学一样。但今天你花十年时间去练铁砂掌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处。我情愿花十年的时间去念书，去上北大，起码有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



主持人：有同学注意到在您的讲话中有“咱们北大”四个字。他想问的是您对北大有什么感受，这次来北大对北大的印象怎样。

李：“咱们北大”不知道怎么就从心里冒出来了。可能大家不知道一些历史，在80年代的时候，我断过腿，那时候很想离开体育单位，脱离领导的管束，自由地飞翔，但是很难。在80年代的时候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真的很难。我鼓足勇气给我当时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我要离开，我要念书。领导就跟旁边的秘书说，好啊，孩子念书总是好事，北大、清华，随便，想上哪个大学都可以。说实话，一年级没上完就能上北大、清华，太美了，我心里太高兴了。但是我没有选择，我觉得要靠自己的本事，要一步步地走下去，超越自我才是更重要的。



主持人：如果您现在选择到北大的历史系或是哲学系，您感兴趣的系来学习

的话，我们北大人会非常欢迎的。

李：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北大人走出去，去把北大光辉的历史、光辉的文化、光辉的传统和爱传播到全世界去。这样才更有意义，都进来，还要有人出去呀。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您在南亚的海啸中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那么当时您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李：这个过程很简单的。我是12月25日夜里到的那里。当晚的月光很漂亮，用英文来形容就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小小的天堂。第二天早上我抱着大女儿，我的阿姨抱着小女儿，我们在海滩上玩。当时我就觉得海水不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以为是涨潮呢，这可能是没文化的原因吧。我的孩子看见了还挺高兴。我发现海边怎么没有人了，刚才还有很多人的。我开始抱着孩子往回走。没走两步那个海水就到了膝盖了，到了腰了，到了脖子了。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去学习如何面对死亡，但是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是要保护孩子。这可能是人的本性。这是我最爱的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而孩子太小，怎么去保护孩子，帮她们走出困境是我当时唯一的念头。经过这些之后的那一个夜晚才留给我时间去想很多。大家学心理学的一定比我知道更多。那晚我就想，名是什么，利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我有这么多的权和利，我不好好地运用我就得交给下一代，我只是暂时地保管，到时候就得交给下一代了。下一代争气还好，不争气就丢掉了。同时，你会发现生命很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结束，所以好好地利用吧，好好地珍惜每一天。我在《霍元甲》里有一个对白，是我自己写的。这一句就是，我没有办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是我有勇气走到最后一步。



主持人：如果让您用一句话鼓励、支持那些徘徊在心灵阴霾中的朋友，您会说什么？

李：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不能保证北大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也不能保证一个普通大学出来的人不能发出比北大学生更大的光芒。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的，你要考虑得远一点，多换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再有所决定也未尝不可吧。

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演讲者小传

李连杰，小学二年级被北京武术队教练相中，11岁时，获得第一个武术比赛冠军，之后，入选“中国武术表演访问团”，访问五大洲四十余国，并连续五年夺得全能武术金牌。1982年张鑫炎所执导的《少林寺》中，17岁的李连杰武打功夫技惊四座，让他一炮走红，奠定其日后成为功夫巨星的里程碑。1988年移居美国，演艺事业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接连演出《龙在天涯》与徐克执导的《龙行天下》。1991年回到香港演出《武状元黄飞鸿》，为演艺生涯创下新的高峰，自此以后，李连杰与徐克等导演合作多部武侠电影，成功带动港台两地武侠电影的潮流。1997年以后，李连杰将事业重心移往好莱坞，正式向国际影坛进军，拍摄多部卖座影片，包括《致命武器4》、《致命罗密欧》以及《龙之吻》，而不同于过往他在华语电影中的武侠功夫形象，李连杰在好莱坞电影中展现了全新的动作片风格。2002年，李连杰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英雄》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成功，再次向影迷展示了他深厚的演技和高强的武功。2003年2月28日《龙潭虎穴》首映，登顶票房冠军，2007年4月19日正式创建“李连杰壹基金”用来帮助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2009年参加“88水灾”赈灾晚会并首次参演慈善电影——《海洋天堂》。2012年5月，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二十二位。李连杰气质风范稳重、刚毅、自信、内敛、深沉，蕴涵了中国悠久的武术底蕴，成为李小龙之后的又一个武术大家。作为国际影星，他成为中国武术和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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